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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中

寻找治愈的力量

电影《天堂旅行团》以其独特的公路叙事探讨了生命困境中的救
赎，却引发了截然不同的评价。一方面，影片试图通过理想化的人物塑
造和公路旅行的形式传递温暖与希望，却因叙事的失真和对苦难的浪
漫化处理而被批评为“不真实”。另一方面，它又凭借对抑郁症议题的
细腻描摹和人性温暖的呈现，成为一部触动人心的治愈之作。这种矛
盾的观感体验，不仅反映了电影自身的创作困境，也折射出当下电影
市场对现实与理想的复杂博弈。

□王文轩

电影《天堂旅行团》探讨了生命困境中的
救赎命题，影片用公路叙事的形式外壳和理
想化的人物塑造去传递积极乐观的人生态
度，但给观众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这种不
真实来自创作者对苦难的浪漫化处理和内容
与现实的割裂表达。

公路片的特点在于以公路这一地理空间
作为叙事背景，伴随着流浪、寻找和旅行等情
节表达去推动人物的精神转变，其戏剧冲突
源自行程中的不确定性，在旅途中感受人与
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复杂情感。《天堂旅行团》
却显现出公路叙事的结构性失衡，公路叙事
让位于“苦难+救赎”的情感表达，沦为呈现
地理景观、构图美学和营造温情氛围的视觉
图景，治愈人物的不再是路途中的人与事，而
是有目的性地走向导演已经打造好的“疗养
院”，公路自带的精神疗愈功能缺失了。

电影中，旅程伊始是小聚和宋一鲤的偶
然相遇，在医院中，小聚恰好撞见了想要自杀
的宋一鲤并把他救下来，为了真正意义上地
拯救他，小聚编造出“寻父”骗局作为踏上公
路旅程的原始动力，宋一鲤也同情患有脑癌的
小聚，想去帮她完成心愿，但仅凭一段语音就默
认了小聚征得母亲同意的“谎言”，这显然是不
足以让人信服的。叙事逻辑的不能自洽在片中
有诸多体现，比如为了支持和帮助宋一鲤走出
人生阴霾的舍友方块七，不惜变卖自己所有资
产也要借钱给他，这显然不符合一个成年男人
的正常行事逻辑。另一个舍友李树传递出的死
亡讯号，只是为了给男主敲响珍惜当下好好
生活的警钟。这些冲突的展现流于表面，没有
严密的逻辑可以支撑，而人物的设定更像是
工具人，缺乏行为动机和个性化内在，他们的
存在只是为了激发主角的情感体验，将一场
公路治愈之旅降级为苦难景观的打卡式浏
览，缺失了公路叙事本真的生命体验。

小聚和宋一鲤作为叙事的核心人物，两
人病症的设定本应承载着双重叙事符号，最
后却都流归于情感宣泄的表达需要。男主宋
一鲤的设定是抑郁症患者，患病的原因被简
化为母亲的离世和妻子的离开，有一种“踩
空”现实的割裂感。小聚这一人物则被附着了
更为“夸张”的天使形象，变成了一个只为救
赎男主脱离困境的符号。小聚有着超越这个
年龄的成熟与懂事，自己身患疾病但为了帮
助宋一鲤，她“策划”了这样一场治愈之旅，这个举动未免太过理想了。

疾病题材电影的社会功能，在于它不仅要呈现疾病的生理痛苦，更要体现疾病背
后所隐喻的社会文化议题，引起人们对于生命和生活的反思。影片的两位主人公都患
有疾病，导演和编剧想去打造一次精神疗愈之旅，让深受生活困扰的大多数人得到治
愈。从影片的表达看，这场公路旅行治愈的只有宋一鲤一人而已。影片的不少情节有
一种强烈的失真感，比如小聚用换药片的形式去阻止男主自杀，方块七用一句“死扛”
就让男主重获希望，童真化的表达和热血的友情并没有让观众产生共鸣，反而与现实
产生隔膜与疏离。

《天堂旅行团》所呈现出的在叙事表达、人物构建和主题传达上的三重困境，也映
射出了当下部分电影创作的一些问题，疾病叙事正沦为消费手段，唯有重回现实才能
抵达治愈的目的地。

(作者为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2024级研究生)

□赵越

“我在生命尽头，拯救了一个想自杀的
人。”这是《天堂旅行团》原著小说封面上的一
句话，也是电影版《天堂旅行团》最核心的情
感内核。

当下的电影市场中，以心理困境为切口、
以治愈为核心命题的影片并不少见，但能将
苦涩与温情平衡得如此巧妙的，《天堂旅行
团》算是一部令人惊喜的作品。这部由刘杰执
导、张嘉佳监制并编剧的剧情片，延续了张嘉
佳一直以来的治愈风格，为观众呈现了一场
关于生命救赎的深度对话。

“这个世界对普通人很残忍，也许你没做
错什么，就是会找不到出路。”这是影片最开
始宋一鲤的一段独白，影片开头围绕失意的
宋一鲤展开，他被生活的重负压得喘不过气：
事业失败，餐馆赔光积蓄；婚姻破裂，妻子决
然离去；母亲中风，住进养老院自杀身亡。站
在人生悬崖边缘的他，被绝症女孩余小聚“绑
架”，由此开启一场充满未知与惊喜的公路旅
行。在旅途中，方块七卖掉小卖部所有的货物
帮助余小聚完成梦想，因为宋一鲤从来没有
把他当成瘸子，给了他抛开偏见的勇气，临走
时方块七送给宋一鲤两个字———“死扛”；晶
晶失恋后并没有崩溃，而是在冷静之后重拾
生活的勇气，说出了那句“爱咋咋地”；好兄弟
李树患癌之后并没有颓废，而是向死而生地
燃尽自己最后一点生命余温。这场因余小聚
而开始的旅行，改变了宋一鲤自杀的念头，从
旅程起始的荒诞与无奈，到途中的温暖与治
愈，再到结尾的释然与重生，每一步都踩在生
活的痛点上，却又绽放出希望之花。

《天堂旅行团》最值得称道的，是它对抑
郁症议题的勇敢触碰与细腻描摹。主角宋一
鲤不同于以往影视作品中符号化的“忧郁青
年”形象，而是一个在麻木与刺痛间反复撕扯
的复杂个体。影片开场，狭小昏暗的房间里，
他眼神空洞，周围堆满了杂乱的物品，仿佛整
个世界都对他关上了门。随着剧情推进，宋一
鲤与余小聚一起旅行。在旅途中，宋一鲤的麻
木与余小聚的欢快形成鲜明对比，这就像抑
郁症患者常常身处热闹之中，却依然觉得自
己与世界格格不入，内心的孤独和痛苦如影
随形。在天台，当宋一鲤笑着流泪说出“我不
是想死，我只是不知道怎么活”时，他内心的挣
扎、孤独与迷茫显露无遗。

影片并未止步于苦难的展览，而是以“治愈”为锚点，通过旅途中的人性闪光逐渐
瓦解宋一鲤的心理防线。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影片对“救赎”的理解超越了简单的互相
取暖：当余小聚最终坦白自己时日无多时，这场看似“孩童拯救大人”的戏码被彻底解
构——— 原来真正需要直面死亡的，恰恰是那个声称“不想活”的成年人。这种角色关系
的反转，让影片的主题升华至对生命本质的叩问：当我们谈论“活着”时，究竟是在恐
惧终结，还是在逃避存在？

电影《天堂旅行团》通过宋一鲤和余小聚的故事，引导我们思考生命的意义与价
值，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总有一束光会为我们照亮前行的路，总有一份温暖值得我们
去坚守。就像影片中那句台词所说：“这世界不停开花，我想放进你心里一朵。”或许每
个观众都会想起自己生命中的“余小聚”——— 那个曾以天真或笨拙的方式，教会我们
如何继续前行的人，而这正是电影最珍贵的治愈力。

(作者为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2024级研究生)

失真的公路叙事 于平凡中寻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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